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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谋生计迁济南
旗袍立身匠人心

“最早来济南的是我的太爷
爷，当时是迫于生计。”于仁谦介
绍说，当时家乡连年大旱，不得
已来到济南投奔开成衣铺子的
亲戚。因为“伙计不满三年不上
台面”的老规矩，太爷爷一开始
只能在铺子里做些拆洗缝补的
简单杂活。后来，为了能学到真
本事，于仁谦的太爷爷每天白天
观察师傅做工，晚上自己偷偷练
习，没过几年，他就能在店里独
当一面了，几年后便在济南成家
立业了。

民国是旗袍最繁盛的时期 ,
旗袍由传统的满族女子旗服改
造而来。改造后，肥大不贴身的
旗服变得合身且实用，让女性柔
美多姿的体态展露无遗，行走间
尽显优雅和风韵。旗袍因此被誉
为中国女性最美的服装。“那时,
光这条芙蓉街上就有17家衣服
铺子，足可以看出当时旗袍的火
热程度。”于仁谦说道。

于仁谦的父亲于承章，十四
五岁就跟长辈学做手艺，十八岁
就做了掌柜。1941年，由于连年战
乱 ,芙蓉街上的商铺大多关门歇
业,只有几家还在艰难维持，来店
里做旗袍的大都是达官贵人和
阔太太小姐，他们对穿着非常讲
究挑剔，于承章经常忙到深夜。
虽然各家店铺争相压价吸引顾
客，但于承章从未降价，即便他
做的旗袍和大褂一直都比别家
贵两毛钱。但因为活儿精致又耐
用，即便不压价也照样能引得大
批回头客。

潜心自创测量法
玉成于谦得传承

“我在家中排行老四，是最
小的，当时哥哥们都在外学习或
者工作了，只有我是在长辈跟
前，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儿，
分担家里的负担。”于仁谦说，当
初学做旗袍主要是迫于生计，为
了分担父亲的辛劳。在父亲的耳
濡目染下，于仁谦开始穿针引
线、学习盘扣撩边，拿起的剪刀
软尺就再也没放下。

“20来岁，上山下乡后我进
入济南服装三厂工作，结交了很
多比我年龄大的手艺人。”年轻
时候的于仁谦一门心思扑在剪
裁手工艺的学习上，喜欢跟在老

手艺人身后讨教技艺，一来二
去，比自己年长几十岁的老手艺
人都很喜欢他，也因为这样，他
学到了很多文化知识和剪裁技
本领。

24 岁的时候，于仁谦遇到
了难得的研修机遇。“当时，中国
工人报刊登了日本人在北京办
中国服装文化函授中心的招生
启事，学费 200 块钱，我眼都没
眨下，就报名了。”回想起当时的
情景，于仁谦印象格外深刻，报
名之后，除了学习邮寄来的专业
教材，周末还观看讲课录像。那
段函授的日子，使得于仁谦在颜
色搭配、服装设计、针法、制作工
艺等方面受到了系统的理论学
习和实践，还了解了日本服装文
化及其与中国的渊源。这一经历
对于仁谦帮助很大。

改革开放后，于仁谦取父亲
于承章“玉成旗袍店”的“玉”字
和自己“于仁谦”的“谦”字，重新
组成“玉谦”二字，正式将老旗袍
店从父亲手中接过来。

“这是我独创的经纬量体

法，需要横竖全方位的测量，最
早做一件旗袍有10多个尺寸，后
来增加到20多个，现在增加到40
多个，将近50个。”每个玉谦号尺
寸单上都满满当当记载着各式
各样的数据。

在测量之前，于师傅会耐心
了解顾客的年龄、工作、穿衣需
求，根据每位顾客的不同特点，
给出专业化的意见。“我的眼睛
就是个全方位的录像机，测量的
时候就能把数据立体化记忆下
来，这不光是用眼，更是用脑、用
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出切合
人体的旗袍，展现穿衣者的气质
和神韵。”于仁谦说道。

“俗话说‘量体裁衣’，只有
先量好了体，才能裁好衣。”现在
量体的工作仍然由于仁谦亲自
操刀。量体时，顾客要换上店里
的衣服，从身长、腰围到后背、领
口、开衩，上上下下的数据测量
完需要半个多小时。

“典”雅俊秀独生女
出国留学长本领

作为于仁谦的独生女，于典
从小跟着父亲耳濡目染，潜移默
化间也对剪裁工艺产生了浓厚
兴趣。今年23岁的于典，正在意
大利的那不勒斯美术学院读大
三，该校是意大利最古老、最具
声望的美院之一，而于典就读的
服装设计专业更是在意大利高
等学府中首屈一指。

“我可是摸着丝绸长大的。”
谈起如何跟父亲学手艺，于典的
自豪感油然而生。年纪轻轻的
她，因为懂得所以珍惜，在看待
父亲这门家族老手艺上，比同龄
人自然更多了一份敬畏。

“第六代传承人还不敢当，
但是继承和发扬是肯定的，至少
尽我所能，为旗袍走出国门添把
力。”在意大利上学的于典只要
有机会就去研究米兰时装周，钻
研他们的样式设计、剪裁手法和
布料选择，也时常会因为在国外
找到一款适合做旗袍的布料而
兴奋地给父亲打电话。

“这是她的期末作业，跟其
他同学相比，她不光做好了服装
设计还多费时间做出了头部和
面部，拿了个满分。”于典的母亲
李月新骄傲地拿着女儿制作的
动画视频给记者展示。

穿着旗袍嫁进门
敬称“师傅”几十年

“一般早上伺候师傅吃过饭
后，他就去工作间做活儿，我再
来店里招呼顾客。”老板娘李月
新是个温柔好脾气的人，嘴边时
常挂着微笑。

“当时我是穿着他亲手做的
旗袍嫁过来的，不说全球唯一也
至少是世间罕有。”谈起当年的
那件嫁衣，李月新还是兴奋不

已。结婚后于仁谦依然给李月新
做旗袍，各种面料各种款式的旗
袍琳琅满目，不计其数，实在穿
不过来，她就放到店里卖。

李月新称于仁谦为“师傅”，
一喊就是几十年。跟其他夫妻不
同的是，在李月新眼里，于仁谦
不仅是个心灵手巧踏实顾家的
好丈夫，更是一个知书达理温文
尔雅的大手艺家。“郭德纲也曾
经找过师傅，想让他带着一家老
小过去，做专属的设计团队，待
遇不错，可是被师傅拒绝了。”李
月新说起这件事，语气里还是充
满敬佩，“他放不下自己手艺、放
不下这家祖传的店铺，谁让咱有
这个旗袍情结呢。”

闲暇时间，李月琴喜欢弹弹
古筝。因为学古筝她还结识了不
少好友，店内无人的时候，就轻
抚琴弦，倒也自得其乐。

而说起对女儿的期望，李月
新希望于典：“在平平安安、健健
康康的基础上，有能力就把于家
的旗袍手艺传承发扬下去，这也
是师傅的一大心愿吧。至于其他
的，顺其自然，但求安好。”

百年传承守业难

最是寂寞匠人心

采访中 ,于仁谦和记者谈论
最多的是作为中国文化瑰宝的
旗袍制作工艺传承问题。目前在
于仁谦的工作间里，共有 3 名员
工，其中一名是去年刚来的新徒
弟。“我本身就是学这个的，看了
报道，对制作旗袍工艺更感兴趣
了，想跟着于师傅学这门传统的
手艺。”学徒小张说。

“抱着传承手艺培养接班人
的态度，我们对来求学的人都提
供免费吃住还发放工资，可是这
样的无门槛招生却没找到几个
合适的徒弟，很多人都是呆两三
个月就走了。”老板娘李月新表
示，现在的年轻人总希望速成，
大多都抱着“今天学会了，明天
就能挣钱”的想法。“所以现在我
们收徒的时候不得不设置门槛，
象征性地收取一定学费，然后包
吃住每个月发工资，如果能保证
坚持 3 年，那到时候学费全额退
还。”她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能
培养出真正的手艺接班人。

工业时代的繁荣发展和信
息社会的高速运转，带来了高效
的批量化生产，千篇一律的产品
铺天盖地，价廉未必物美，渐渐
失去了各自的独特韵味；而匠人
手中的每件作品无不匠心独运、
精益求精，让人对守艺人的执着
心生敬佩。工匠情怀不改初衷，
传承技艺任重道远，创业难守业
更难，越来越多像于仁谦师傅这
样的手艺人面临着现实和传承
的困惑和考验。

“门前圣水芙蓉泉，旗袍世
家数百年”。这样一个已传承五
代人的旗袍世家，就这样在纷扰
的环境中，恪守“谦”诚的从业态
度，在传承旗袍技艺和工匠精神
的道路上孜孜以求，用自己的坚
守 续 写 着 守 艺 人 的 匠 心 故
事……

“门前圣水芙蓉泉，
旗袍世家数百年”，木刻
的对联，古朴的雕花，琳
琅满目的布匹，作为山东
老字号、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玉谦旗袍店”藏
身在古香古色又热闹熙
攘的芙蓉老街深处，不动
声色地经历了百年沧桑。

从清代同治年间开
店至今，玉谦旗袍店凝聚
着四代人的心血。于仁谦
是第五代传承人，他凭借
精湛的缝制手艺使得玉
谦旗袍声名远播。在这样
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弥漫
着老字号的匠心独运和
守艺世家的东方韵味。

旗袍世家的花样年华
□见习记者 刘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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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仁谦：58 岁，玉谦旗袍第五代传承人，玉谦旗袍店掌柜，在首届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展示活动中荣获传承人奖。从小受父亲影响，
学习裁缝手艺。青年时代就职于济南服装三厂，并通过中国服装文化函
授中心学习的机会，系统地研究了日本服装文化及其与中国服装文化的
渊源。

李月新：47 岁，于仁谦之妻，平时负责照看店面和照顾丈夫的衣食起
居,喜爱弹奏古筝。

于典：23 岁，家中独生女，自小耳濡目染，喜爱剪裁手艺，现就读于意
大利那不勒斯美术学院的服装设计专业，“玉谦旗袍店”未来的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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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仁谦对女儿于典制作的服装进行指导

用于记录的玉谦号尺寸单上写满数字 本版摄影 见习记者刘一梦

扫扫
二 维 码 ，
听听玉谦
旗袍第五
代传承人
于仁谦的
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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